
浙商银行原董事长和浙商产融董事长失联

倒查开始了？

浙商银行与浙银资本、浙商产融“投贷联动”的激进打法，令浙商银

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，但充满争议，也为后来几年的不良资产风险

暴露埋下隐患。

春节假期结束复工后，金融领域的反腐一如既往。据近日从多个渠道

获悉，一家资产超过 2.5 万亿元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原一把手被

有关部门带走调查，与他一同被带走的，还有其妻子。

“沈仁康是兔年春节后被带走的，春节前、甚至春节一上班，还有人

在行里看到过他。”有知情人士透露，2 月 1 日左右，浙商银行内部

小范围通报了沈仁康被查的消息。而此事早有征兆，2022 年 1 月，

他在距离退休仅剩一年时辞去浙商银行董事长时，情形就颇不寻常。

通过多方了解到，与浙商银行密切相关的浙商产融董事长王卫华，已

于 2022 年 9 月被留置。当时这个消息传出后，不少分析就认为沈仁

康必然凶多吉少。

据多位业内人士分析，沈仁康的问题有一些具体指向，与争议重重的

浙商产融脱不了干系，也可能包括一些问题项目的追责。沈仁康担任



浙商银行董事长的八年间，浙商银行与浙银资本、浙商产融“投贷联

动”的激进打法，令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快速扩张，但也带来争议，

为后来几年的不良资产风险暴露埋下隐患。

在沈仁康之前，浙商银行和浙商产融已有其他高管被查，包括浙商银

行原副行长张长弓、浙商产融原副总裁徐兵等人。此番沈仁康和王卫

华被查，也意味着当年“擦边球”的做法正式开始被清算，其中是否

存在向个人的不当利益输送问题也将接受检验。

I. 沈仁康的突然离任

沈仁康出生于 1963 年 1 月，刚满 60 岁，是浙江东阳人；他毕业于

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，研究生学历。



1982 年 7 月，时年 19 岁的沈仁康参加工作，1985 年 7 月加入中国

共产党。职业生涯的前 32 年，沈仁康一直在浙江省政府部门任职，

从副县长干到地级市市长。

早年，沈仁康曾任浙江省青田县委常委、副县长，县委副书记、代县

长、县长。2001 年 1 月，年仅 38 岁的沈仁康出任浙江省丽水市副

市长，成为副厅级干部；2005 年 11 月，在丽水市副市长的位置上，

升任市委常委；2006 年 1 月，在丽水市第二届人代会上再次当选为

副市长，并担任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党组副书记；2011 年 2 月，任丽

水市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，这标志着时年 48 岁的沈仁康就此升为

正厅级。2012 年 5 月，沈仁康调任浙江省衢州市，担任市委副书记，

副市长、代市长;2012 年 11 月至 2014 年 7 月，任衢州市委副书记、

市长，并兼任浙江省第十三届省委委员。

2014 年，由于浙商银行原董事长张达洋和行长龚方乐“内斗”剧烈，

甚至到了多番相互举报的“白热化”程度，结果两人均被调离。2014

年 7 月，51 岁的沈仁康告别政府部门，从衢州市市长的职务上空降

至这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，出任党委书记，同年 9 月当选该行董事长，

开启了在浙商银行近八年的“一把手”时代。在他任期内，浙商银行

的总资产从 2014 年的 6700 亿元做到 2021 年底的 2.29 万亿元，员

工收入也有大幅提升。也有多位浙商银行有关人士表示，沈仁康在行

内经常会介绍项目与客户，对张长弓这样的“市场能人”比较信任；



对风控和业务发展模式有异议的高管，先后被调离或去职也是个可以

观察到的现象。

2022 年 1 月 11 日晚间，浙商银行公告称，沈仁康因工作安排需要

辞去公司执行董事、董事长、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普惠金融发展委

员会主任委员职务，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决定，免去沈仁康浙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委员职务，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党组决定，提

议沈仁康不再担任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董事职务。

多位接近浙江的金融人士表示，当时 59 岁的沈仁康突然从浙商银行

辞职，令人颇感意外。2022 年 1 月 11 日傍晚，浙商银行召开领导

干部会议，由浙江省相关部门领导宣布人事班子调整，沈仁康卸任，

党委书记由原财通证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陆建强出任。

彼时，作为正厅级干部的沈仁康，原本还有一年左右时间到退休年龄，

却提前免职，显得有些不司寻常。当时曾有说法是作为“职务对调”，

沈仁康将前往财通证券任职，但此后并未有下文。

而财通证券董事长的位置在空悬了 6 个月之后直到 2022 年 7 月，由

财通证券控股股东浙江金控的一把手章启诚出任。沈仁康不但没有调

动到新的机构，也没有转到浙江省人大或省政协任职不符合省管干部

退居“二线”的一般安排。



有浙商银行内部人士表示，2021 年年中行长等高管层换届以后，沈

仁康在行内就显得格外低调，新任行长张荣森的活动和声音明显更多

换届落定以后，浙商银行的中层干部也有系列轮动。

2022 年 9 月 1 日，浙江省审计厅发布公告称，从 2022 年 9 月 7 日

起，对沈仁康任浙商银行董事长张荣森任浙商银行行长期间的经济责

任履行情况进行就地审计；重点审计 2019 年至 2021 年，必要时将

追溯到以前年度或者延伸审计有关单位，相关审计至今尚未结束。

I.案发有征兆

浙商银行是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，于 2004 年 8 月 18

日正式开业，总部设在浙江省杭州市。继 2016 年登陆香港联交所后，

2019 年 11 月浙商银行登陆 A 股，系全国第 13 家“A+H”上市银

行。

截至 2022 年 9 月末，浙商银行总资产为 2.54 万亿元，不良贷款率

1.47%，比上年末下降 0.06 个百分点。身处小微经济最具活力的地

区之一，浙商银行现在已经成为 18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中普惠小微贷

款占比最高的银行。截至 2021 年末，浙商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

余额 2365.53 亿元，较年初增长 17.06%。



2014 年 7 月沈仁康“空降”浙商银行后，引进了不少市场化人才，

从聘任农业银行香港分行原行长刘晓春为行长，再到引进兴业银行杭

州分行原行长张长弓为副行长等，在全资产经营战略下开启大发展时

代，浙商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。在当时影子银行颇为盛行的年代，

浙商银行一度颇为依赖同业资产扩张，但内部也对这样的激进发展模

式产生了争议。

对此，浙商银行内部的赞同者认为，2014 年时浙商银行已经发展了

十年，但资产规模和效益在 12 家股份制银行中都排在末位，与浙江

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，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希望浙商银行加快发

展。所以，在完成港股上市、资本扩充以后，浙商银行依靠全资产经

营战略，改变了过于保守的策略，抓住了时代的机遇，也就是银行业

快速做大资产规模的“尾巴”，一举超越了部分其他股份制银行（渤

海银行与恒丰银行），奠定了行业地位。

但来自浙商银行内外的批评者也认为，大发展时期激进的战略堆进过

程中，浙商银行成立头十年建立的严谨、保守的风险控制文化被摒弃，

造成了浙商银行后来几年项目风险暴露、连吃监管罚单，以及多位中

高层高管涉案被查的“苦果”。从某种角度看，浙商银行不如同城的

杭州银行发展得更稳健。后者截至 2022 年二季末，总资产 1.56 万

亿元，不良率 0.77%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583.67%，高管的新老



更替稳定，负面消息相对少。

据年报，浙商银行自 2017 年以来不良贷款率有所抬升，2017 年至

2021 年五年间分别为 1.15%、1.20%、1.37%、1.42%、 1.53%。

浙商银行也是上市股份行中，惟一一家不良率持续上升的。同时，该

行拨备覆盖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。2017 年至 2021 年，该行拨备覆

盖率分别为 296.94%、270.37%、220.80%、191.02%、174.61%。

2022 年三季度末，浙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、一级资本充足率、

资本充足率均列 A 股上市银行之末。其中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离

监管最低要求的 7.5%只有 55 个基点（BP）。

沈仁康任期内最受争议的，就是浙商银行与浙江浙银资本管理有限公

司（下称“浙银资本”）浙江浙商产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浙商产

融”）联动的“投贷联合”打法，充满了打规则“擦边球”的争议，

存在隐藏不良风险以及潜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。

浙银资本曾被视为是与浙商银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表外运作平台，在

影子银行时代，这种做法在业内一度颇为流行。这家公司成立于 2015

年 6 月，首任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均是时任浙商银行副行长

张长弓，后来更换为浙商银行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陈潇笑。2015 年

末，据调查，该行理财资金就是通过浙银资本的通道，输血 130 亿

元给宝能，成为宝能举牌万科 A 股的“子弹”。



后来在监管部门的要求下，浙银资本与浙商银行正式隔离。2017 年

4 月末，浙银资本升级为一个更大的平台一浙商产融，注册资本金

1000 亿元，由全国的 30 多家浙商龙头企业出资设立。

宝能项目之后，公开信息显示，浙商产融一度计划通过子公司给贵州

民营企业中天金融（000540.SZ）融资，以帮助其接盘“明天系”资

产华夏人寿，引发市场关注后即退出，相关交易亦未成功。而中天金

融如今已陷入困境，预计 2022 年度亏损 125 亿元-139 亿元，甚至

“亏光”公司市值，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浙商产融乃至浙商银

行则躲过一劫。

浙商银行、浙商产融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市场与监管的关注。此后，

浙商银行曾向媒体表示，浙商银行与浙商产融在人员、财务、业务等

方面完全独立，不存在浙商银行人员在浙商产融持股或交叉任职等情

况。

但公开资料显示，浙商产融的多家出资人，有的是浙商银行的信贷投

放对象，有的是浙商银行的小股东。浙商产融的董事长王卫华，曾是

浙商银行杭州分行行长。浙商产融设立后不久，就和浙商银行签署了

战略合作协议。此外，两家机构的高管互动频繁。如 2018 年，时任

浙商银行副行长张长弓、浙商产融副总裁徐兵共同拜访红太阳集团等。



在 2019 年 3 月的浙商总会金融投资委员会年会上，时任金融投委会

主席的沈仁康表示，要引导浙商产融发挥股东产业链整合、股东间优

势互补和对接政府及其他资源平台这三大功能。

然而，2019 年后，浙商产融的多个出资人爆发债务危机，浙商银行

的不良资产也由此爆雷，浙商银行不得不对浙商产融多个出资人发起

诉讼。例如，2020 年浙商产融出资人之一宜华集团爆雷 2021 年 4

月，浙商银行公告起诉了该集团旗下公司及实控人刘绍喜等；2020

年底，浙商银行还起诉了浙商产融子公司浙商产融资产和浙商产融出

资人之一刚泰集团。

III.多位相关高管被查

两位知情人士表示，浙商产融董事长王卫华已于 2022 年 9 月失联至

今，手机号码一直打不通。后内部有说法是王卫华被安徽省纪委监委

留置，但迄今尚未公开通报。当时浙商银行内部就认为，沈仁康被追

责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

王卫华（上图）出生于 1963 年，跟沈仁康同龄是浙江宁海人。他早

年在人民银行下属县支行工作，工商银行成立后被分到工行宁海支行，

1996 年担任工行象山支行行长，后担任工行宁波分行稽核处长、郭

州支行行长、宁波分行总稽核；2004 年，出任工行宁波分行党委委

员、副行长 2007 年，44 岁的王卫华经人推荐到浙商银行，负责筹

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，后出任行长。2017 年，浙商资本与浙商银行

隔离时，王卫华负责筹建浙商产融，后任董事长兼总裁。

认识王卫华的业内人士形容他“身材瘦高、说话温和、资历深厚”。

也有评论说王卫华在担任杭州分行行长期间口碑较好，对员工大方，

也比较尊重风控的意见，即使是“康叔的项目”，也不会坚持强压。

在王卫华和沈仁康之前，浙商银行和浙商产融已有不止一位原高管人



员被查。2021 年 9 月，张长弓和徐兵同时被查。张长弓是被浙江省

纪委监委立案调查，据称涉案金额不小，牵涉人物较多余波直到目前

也未平息。他的被查引起了浙江金融圈震动。同期，曾在 2017 年至

2020 年间担任浙商产融副总裁兼浙银资本总裁的徐兵被查。被查时，

徐兵在金谷信托担任总经理；此前在 2010 年至 2017 年，还担任过

五矿信托首任总经理。

张长弓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0 月担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、副

行长，曾受沈仁康重用，分管最重要的利润板块——资管和同业业务，

是和浙银资本、浙商产融联动的主要板块，很多业务模式都出自张长

弓的设计，在业内颇有名气。但张长弓为了做成业务，常向风控部门

施压，也引发不少争议。2018 年 10 月，张长弓从浙商银行离职，

后任广东华兴银行党委书记。此后两年，张长弓都比较低调，直至被

查。在中纪委一篇关于浙江省国资委原副主任朱恒福落马原委的公开

材料中，他曾被匿名提及。

浙商银行成立至今已经有四任行长，首任行长龚方乐用近十年的时间

确立了该行中小企业特色定位，且不愿意用牺牲风控来换取高速发展。

此后每次行长换任后，银行的战略与风格也都发生了一定变换。而在

沈仁康担任浙商银行董事长的八年里，一大争议就是接连两任行长在

换届之前“辞职”，当时都引发了一些猜测。



2018 年 4 月，在浙商银行开启全资产经营扩张战略的时任行长刘晓

春，业内口碑较佳，为人儒雅，却在临近退休前一年突然“辞去”该

行副董事长、行长等一切职务，说明他已不认可当时浙商银行的发展

路径。复杂局面之下，该行时任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行长的徐仁艳接

任了行长，银行的业务重点一度部分转向了金融科技、平台服务。

2021 年 6 月，徐仁艳在三年任期到期之前提交辞呈，转投百度旗下

的金融业务公司度小满。目前的行长张荣森于 2021 年 6 月就任后，

则开始在零售业务和财富管理赛道有所发力。

除了两任专业背景的行长辞任，近年来浙商银行还有包括叶建清、姜

雨林、刘贵山在内的三任分管风险的副行长先后辞职；原行长徐蔓萱、

吴建伟，以及原行长助理盛宏清也请辞。虽然请辞各有原因也都符合

程序，但浙商银行较为频繁的高管变动背后，还是被银行内外都认为

并不那么寻常。

接近浙商银行的知情人士表示，在浙商银行最近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

上，主题词是“转折之年”暗含的一层意思是经过影子银行后时代的

自我整顿，2023 年是浙商银行将表外理财分批回表、核销的最后一

年，经历过大增长后的浙商银行，虽然不良资产率一度有所抬头，但

最终依靠该行自立根生进行了消化，并没有借助外力，以后的发展应

该会更趋向健康。


